
钱学森和力学研究班的故事

何友声

“当风度潇洒的钱先生走进教室时，我们无不以崇敬的眼光注视他。”——钱学森 1955
年回国时，正值盛年，清秀的脸上呈现出学者超然物外的不凡气度，而他的辉煌成就和传奇

般的经历，早在学生们入学前就如雷贯耳。回忆 1957-1958年间我们在工程力学研究班的读
书生活，钱学森教育我们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我所在的力学研究班，是钱学森回国第二年向国家提议开设的。当时中国工业、农业、

航海、军事等领域的力学人才奇缺，如果零星地培养，很难适应国家建设的大量需要。在钱

学森、钱伟长等专家的操办下，由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共同主办、教育部出资的力

学研究班于 1957年 2月正式开班。经各大学、研究所推荐的优秀应届大学毕业生、青年教
师、研究人员 120余人从全国各地来到清华大学，成为首届力学研究班学员。这个班可不简
单：班主任是时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副班主任是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班委则由

力学所副所长郭永怀及清华几位教授担任。力学班教师多由刚回国的力学专家担任，讲授的

课程都是当时国际力学界最前沿的内容。这批重点培养的学员后来均成为各领域的栋梁之

材。

首届力学班没有教材，刚从海外归来的教师们都凭自己的讲义讲课。钱学森也是如此，

他为学生上“水动力学”课，不仅讲航船，还把空化、泥沙、水波、高速流体都包括在里面。

钱先生当年讲课的笔记虽已是 53年前的记录，但到现在还颇有指导意义。至于钱先生的讲
课艺术，那是特别好。他可以把高深的理论讲得简洁浅显，听他讲课真是一种享受！

钱学森不仅教学生理论知识，还注重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他教导学生：“搞科研就要搞

最尖端、最难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位勇于开拓的科学家；他在交通大学学的是机械，到美

国又先后学习和研究航空、力学、火箭、控制，后来发现物体在极端环境中的特异性能需要

研究，又转向物理力学，回国后又搞系统控制。他说：“什么最难，我就一定要去突破它。”

开拓不是盲干，需要打好扎实的基础。钱学森对学生说，要进入这个领域，就要把这个

领域已有的东西全部搞清楚。他在世界力学权威、“高速飞行之父”冯•卡门教授手下做研究

时，就把航空领域的主要论文都读了一遍。他说：“你没把别人做了什么搞清楚，怎么做得

出自己的东西来呢？”他教导学生要有团队精神，并回忆自己做学生时，同学间常常相互讨

论，为一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情景。这批学生后来都成了美国学界的权威。他说：“这种

氛围最易激发人的思维，相互促进。”

当时，我担任力学班党总支书记，因此，也经常参加由教师组成的班委会开会，逢年过

节还代表班级到老师家慰问，因此聆听先生的教诲较多。有一次在钱学森简朴的家里，我问

他在美国 20多年，已有很高地位了，为什么还要回国。钱学森说：“我早就想回来了。我要
为自己的祖国服务。”他的爱国思想早在少年时期就已形成。读中学时，有一次他听到窗外

有抵制日货的游行，马上就冲出去参加。他常对学生说：“我们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不断做

新的研究，做最难的课题，就是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还有一次，力学班同

学问钱学森，为什么他回国一两年没发表什么文章，他能不能在学术上带点头。钱学森说：



“我不这样认为。我回来开了许多班，如果你们都能做研究，那么一百多人做的肯定比我一

个人做的多，贡献也大得多。”学生们无不感动。的确，钱学森回国后的几年里，不仅开办

力学班，还开办了火箭导论班、物理力学班、工程控制论班，为中国研制“两弹一星”及经

济、科技、教育界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同时，还为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导弹研究单位——国

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院长。那几年，他已把自己的精力全部倾注于国家利益。

钱学森知识面非常广，与学生聊天时，园林、绘画、音乐无所不通。他的夫人蒋英是一

位著名的歌唱家，钱学森告诉学生：“我在音乐方面完全可以与我夫人探讨交流，帮她出出

主意。”能做钱学森这样一位知识渊博的科学家的学生，是我们难得的幸运，受益匪浅。

德居首位

在纪念钱老诞辰 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回想，钱老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首先值
得我们学习的是德居首位。他始终胸怀一个信念，就是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

最困难，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外国人在那里冲锋陷阵，我们中国人也应该在那个领域冲锋陷

阵。大家都知道，当年跟法西斯德国战争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飞机的速度。那个

时候飞机速度很低，因此要取得真正的胜利，飞机要往高速发展，从低速到亚音速，到高亚

音速，到跨音速，再到超音速，而这些方面正是钱老在那个年代始终站在这些领域的最前沿，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深深地记得，50年代他回国的时候，当时他住在科学院的科学
家宿舍里，我曾经到他家里去看过。最近我看到在网上展览了他的书房，一看还是老样子，

我才知道他多次拒绝了给他改善居住条件。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他的一个决定感觉到有些

不可思议：他把前些年，国家给予的最高奖的很多奖金都捐给了沙产业。他认识到我国广大

西部和西北地区被风沙所覆盖，因此他认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要想取得更大的成

就，不是五年、十年，上百年，甚至是上千年，就要征服沙漠。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的奖金贡

献给沙产业，而且他为沙产业提出了很多的建议。 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沙产业在不

断的发展。通过这几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出，钱老所考虑的一切，首先把国家

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困境或逆境中奋斗

钱老的故事和事迹还留给我的重要启示是：在困境或者是逆境当中的奋斗。有人曾经说

钱老的一生机遇很好。我们不否认，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确实钱老有过很好的机遇。上

世纪 50年代，他回国之后有了更好的机遇。机遇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更应想到的是，钱
老也遭遇过非常大的逆境和困境，即在 1950-1955年。但是就是在这样的逆境、困境的情况
下，钱老在这一段时间做了什么呢？我们现在知道，在那一段时间，他创建了工程控制论和

物理力学这两个学科，获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还收集了大量的火箭技术和水动力学方面的

材料。我曾经问过钱老，在那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收集和了解到那么多的火箭技术方面的

进展？他笑笑对我说，在美国他有很多朋友和学生，他们有困难有问题的时候，总会向他请

教。在过去很多年，他帮助过很多人，包括中国留学生，如果这些人有什么困难找到他，他

都会帮着出主意，解决问题。因此，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问题，包括火箭技术方

面的，仍都会找他求教，无法把他封锁。钱老还收集了很多水动力学方面的的材料。原来我

们以为他会给我们讲空气动力学方面的课程，后来他给我们讲的课程却是水动力学。为什么

他收集这方面的材料，是因为水动力学是发展海军和发展海洋事业的最重要的一门基础学

科。实际上，钱老在那个时候就很有打算回国以后，能够发展水动力学等方面的学科，能够



为发展我们国家的海军和海洋事业尽一份力。

严于律己，追求真理，追求完美

钱老还留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严于律己，追求真理，追求完美。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

我简单地举两个小例子。钱老一直对自己要求很高。在上世纪 60年代左右，他曾经发表了
一篇论文，名为《星际航行》，主要内容是怎么样从地球经过若干光年，可以把一个飞行器

送到另外一个星球？这个路径应该怎么走？后来，他对自己这篇论文做了自我批评。他自我

批评说，在我们国家，在当时的情况下，更需要发展工程技术，特别是要发展如何把我们的

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来不断增强我们的国力。钱老说，他写的这篇文章脱离了这样的

宗旨，所以很抱歉。不仅如此，钱老还跟他周围同志说，以后像这一类文章应该少刊登，应

该刊登我们国家最需要的东西。

在我们同学中，还有当年在力学所工作的，很多人都会感觉看到钱老有些害怕，因为他

在学术和技术讨论中是不太留情面的，甚至有可能会使人感觉到下不了台。我记得 1957年
2月，全国第一届的力学大会，当时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他是德国回来的，曾参加过德国
的导弹研究工作，很有名，也很有水平。他在会上发表了一篇理论性较强的文章。文章阐述

的是水下如果说有一股水流上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水面波。在报告中，这位教授写了满黑板

的公式，而且还跟大家讲了当时研究的过程。这位教授提到，他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包括推

导和计算，花了很大的功夫，汗流浃背地辛苦了整整一个夏天。那一次讨论会上，我很有幸

坐在钱老和他的学生潘良儒教授不远处，看到他们两个一边听一边议论，还拿出纸来用笔在

上面勾画。这位教授报告结束之后，他们两位向这位教授提问说：“你的文章很好，结果也

不错，但是你是不是走了弯路。”这位教授感觉到很奇怪地问：“我怎么会走弯路呢？”当时，

他们就辩论起来。后来钱老让潘教授上去演算一遍。结果确实用另外一种更加简便的方式很

快推导出来。后来钱老也发表了看法，认为实际上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把结果证明出来，应该

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探讨。这位教授信服了。这个学术报告大会之后，这位教授感慨地说：“这

一次我到北京来参加这个大会，感觉到收益很大，过去我们讨论、争论风气太少了。这次我

确实受益匪浅，以后有机会要经常向大家来讨教。”这一类的例子还有很多。

钱老的一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希望以后钱学森图书馆能成为专门研究钱学的一

个重要载体，因为钱老的理论值得我们许多代人去研究、去发展、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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